让师生的相遇成就美好
                                        武进区礼嘉中学  王燕
俄罗斯诗人伊万·日丹诺夫有这样一首诗：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惟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有人说，这首诗是在探讨“相遇”。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来指师生的相遇。
现实教学生活中的师生，作为具有共同愿望的主体，师生的相遇，本应该彼此温暖，相互扶持，相得益彰，相互成就。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时候，师生的相遇却是糟糕的，师生间彼此折磨。课堂教学以外的很多时间，教师都携带着子弹的锐气调整学生偏颇的言行。而学生更多的时间则像个自由的鸟儿一样享受生命的闲适与逍遥。师生之间的相遇，往往不可能达到相知的境地。他们之间的磨合抵消了前进的动力，犹如子弹的轨迹和小鸟的飞行。
你看：一男孩总是在教室里疾跑——蓄势——跳跃，单手击打电风扇的钢叶。真有魄力!引得了一群“粉丝”的不间断的喝彩与热烈的追捧。男孩得意极了，甩开步子继续——
你看：那男孩从教室前门快速窜到后门，又从后门冷不丁地跑到前门，拉着门框，忽闪着身子，与同学玩着藏猫猫的游戏。他不易乐乎！
多危险呀，用手“击打”电扇，在教室狂奔乱跑，这些简直是置危险于不顾的无聊行为！课间没有做一些预、复习工作，简直是无所事事！居然还有“粉丝”追捧，简直是哗众取宠！简直是无视课间文明休息的校规！
你听：楼梯上的脚步声急促而又响亮，伴随着“嘿嘿——哈哈”的追逐打闹的声音。“你们是哪个班的？跟我去见班主任！”严厉的声音响起。走出办公室一看，居然又有他！
你听：“啊——啊——”，难道是野兽跑到了这大清早马路上？不，其实是他，那个男孩，是他在释放自己。
生活、学习压力过大？需要发泄？也许很多人认为循规蹈矩地活着太窝囊，但有必要这样恶搞自己，作贱自己吗？生活中的我们难道不要顾及面子，不要考虑尊严？我们自己的尊严靠谁来维护？班级、学校的荣誉靠谁来维护？
你再看：那男孩单手骑车，吃着早饭，吃完后，把塑料袋随手一扔，塑料袋随着风的节奏在空中跳起了不雅的舞蹈，落地了。
你再看：蒙蒙细雨的街道上，那男孩裸露着上半身，站立于另一男生的自行车的后座上，以挑衅的神情俯视世界，姿态张狂，而且还摆出各种搞怪动作。周围几个骑车的同伴肆意地狂笑。几辆自行车在雨中竞技狂奔。
单手骑车没危险，那是孩子的水平，就像其父亲所说：“这孩子车技极高。” 站立于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也没有危险？乱扔垃圾，当街裸露上身肆无忌惮地表演“杂技”，是否有损自己形象？是否有损礼中学生形象？那时可是创全国文明乡镇的关键时刻呀。有关创全国文明乡镇的宣传工作我们没少做，为什么孩子依然这么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张扬个性”呢？难道，这就是现代新青年的形象？

作为班主任，每天面对这样一个 “身体野蛮”的孩子，怎能不感到身心疲惫？“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常常被我用来与学生交流时动之以理的一个支点。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学生挑战了我的权威，于是用尖锐、刻薄的语言进行讽刺性教育。可以想象，这样的语言教育会有多大效果！学生依然过着他愿意的生活，学生依然用他自己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师生关系真的要这样糟糕下去吗？

北师大肖川教授说，教育是完美的人带着不完美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是呀，教育的对象本身是“不完美的人”，这样想来，学生的奇形怪状的言行也就能够理解了，所以才需要我们的教育。他们的“不完美”，是对我们的考验与成全，能体现我们存在的价值。这样看来，师生共同追求“完美的过程”也就显得意义非凡。
但问题是，作为教育者的我们是“完美的人”吗？ 
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简单，我们处理事情的耐心有限。往往是说服为主，总认为“说”了，学生就该“服”。总认为教育能立竿见影。一旦学生重蹈覆辙，总把学生当“妖猴”来看待，总想拿出如来佛的架势，控“妖猴”于手掌之中。如此一来二去，教师轻视学生，认为“孺子不可教也”；学生无视教师，认为“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师生之间还有温情可言？师生之间还能进行有效沟通？
 我们没能实践对生命差异性的尊重，展现出多元包容的善意。我们对学生没有试图靠近的热情和好奇心，没有想去了解各种不同的生命状态的冲动，没有从了解到关心，进而包容接纳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勇气。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去熟悉他们，然而，熟悉不是清楚的了解，我们没有懂得在熟悉中慢慢产生对他们的清楚的了解。所以，这样的师生关系永远只是“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师生之间不可能发生心灵的故事。若干年后回忆起来，这样的师生情除了“怨”，还有“憾”。
面对着教育的现实矛盾和巨大困境时，我想起一部叫做《放牛班的春天》的法国电影，想起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身材矮小、身躯微胖的光头老师马修。是他在学生的心灵中播下了人性与仁爱的种子，播下了理想和智慧的种子，让师生之间的相遇成为缔造美丽的契机。

影片在孟丹身上深刻描述了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的两极对抗和两极对立，无情地嘲弄了简单、粗糙、暴力的教育。
影片中的孟丹有很多的问题，如无知、说谎、下流、暴力等。可以说他是野性力量的代表，在学校的任何场合，只要教师不在，他就说了算，他是团体的支配者、组织者，甚至于团体规则的制订者和操作者。
当他被冤屈偷钱，死不承认，被校长不停地煽耳光的时候，他忍无可忍，用被绑着的双手一下就把校长死压在桌子上，要不是马修和马桑大叔及时解救，哈珊会就此送命。孟丹轻蔑地拒绝和强力反抗这样的指认和教育时，教育又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选择了错误的教育方式：即以成人的暴力对付未成人的暴力，以校长和教师的“合法暴力”对付学生和孩子“非法的暴力”。
还不仅如此，一种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粗糙的教育，是与肉体的暴力同样可怕的精神暴力。孟丹确实偷过东西，转学后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并被关过禁闭。但并不代表每一次东西都是他偷的，并不代表他会一辈子偷东西。按照哈珊校长的“强大逻辑”，只要他曾经偷过东西，就可以断定他这次也偷了东西。尽管事实说明是别人偷了东西，但哈珊校长认为冤枉了他也不要紧，因为他总是要偷东西的，出去以后也会偷东西，所以不算冤枉。这样一种精神暴力的逻辑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混账逻辑，却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仍然俯拾皆是。
我们常常以成人的偏见和臆断，在学生完全缺席的状况下，以所谓的科学方式，单方面地评估和裁定着学生精神、道德和人格成长的现状和问题，并不断地打着品德教育、人格教育的旗号，强加给我们的学生，并不断“制造”和“生产”着学生对教育的强烈反感和对抗。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仍然能够不断看到精神暴力的阴影。
影片告诉我们：孟丹看上去是一个粗俗、邪恶、暴力的孩子，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喜欢的孩子，是秩序、文明、美好的粗暴破坏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只是一个被教育看错了的孩子，被教育教坏了的孩子，一个本应有无限前途却遭受人性遗弃和教育遗弃的非常可怜的孩子。他是坏教育、反教育的教育产品，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简单、粗糙、暴力教育的牺牲品。孟丹放火烧掉的是学校，烧掉的也是一种可恶的教育。

影片以孟丹为例，以一种强烈的否定方式，告诉我们，无论面对何种现状、条件和对象，我们始终应拥有教育的人文理想和人性美丽。
让我们坦率地承认，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千差万别的个性世界。“没有差别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没有差别的人只是一尊没有个性的木偶。”因为“千篇一律就等于毁灭。”

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千差万别、性格各异的学生呢？我们要善于慢慢地走近他们的心灵，师生之间互动出美好的感情，用爱心和耐心找寻出了打开学生心门的钥匙。走进他们独特的个性世界，了解学生不同的个性，精心呵护这些生命，对他们加以引导和帮助，给以悦纳和确认，予以延伸和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到爱的阳光雨露，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而不应该事事单一，处处划一，时时统一。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耐心指导，给孩子搭梯建桥。知识的积累，思想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之以恒，即使是“很不完美的人”也可以变得“比较完美”。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从优点入手，激发学生的进取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使自己转变对一些特殊学生的态度，用赏识的心态促使学生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相遇，是一个美好的词。因为相遇，前行的路不再单调；因为相遇，生命的奇迹就能诞生……

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师生的相遇能成就美好。
